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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时，家家户户的人总是高高兴
兴地围坐在暖融融的火炉旁，有说有
笑。锅里是热腾腾的饭菜，暖暖的香气
飘满了屋里，个个心里暖乎乎的，不停
地伸着筷子，尽情拣着自己最喜欢吃的
东西，然后谈论有趣的话题，连话语都
带着暖暖的味道。尽管屋外北风呼啸，
屋里一点冷的感觉都没有。

春节里，在南方，汤圆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甜甜蜜蜜地吃过汤圆，才能把春节圆
圆满满地过完。

汤圆的米团是老母亲前几天就磨好
的。母亲把泡了好些天的糯米，用清澈的
泉水反反复复搓洗数次，搬来家里那搁置
许久的石磨，“吱吱”地磨起来，装到洗干净
的白布袋里，架到一根横木上，让水慢慢渗
出。那装在袋里的米浆的水分渐渐挤干
了，变成米团了，可以包汤圆了。

于是元宵节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母
亲便蹑手蹑脚爬起来，怕惊醒儿女们。儿
女们回家休息，应该好好休息，忙了一年
了，昨晚又聊到半夜。等把水烧热了，把
早餐弄好了，便招呼大家起床了。大家赶
紧洗好脸，吃完早餐，洗好手。母亲早把
锅里的水加好，放方块的红糖放进去，燃

上旺旺的火。水咕咕地就要开了，红糖融
化了，锅里的水黄黄的，散发出甜香的气
味。红糖还带些甘蔗的清香，不像白糖那
样提炼干净，太甜腻。

大家把袋里的米浆掏到一个箕箩里，
七手八脚忙开了：一些人把米团扯成长长
一条，一些人则把长条扯成一截一截的，然
后放在两手中间，不停地搓捏，一下子便滚
出一个个圆溜溜的汤圆，然后轻手轻脚地
放进热气腾腾的锅里。煮上几分钟，那白
白的汤圆一一浮上来。大家乐呵呵地拿起
碗，用勺子一一捞起，加些锅里的糖水，就
可以甜滋滋地吃了。

吃着这甜甜的汤圆，记忆却有些苦
涩。小时候，曾有多少次，春节期间，我们
一年到头盼望的汤圆煮好了，迫不及待地
舀起，不顾汤圆还很烫，就狼吞虎咽起来。
但我们每个人舀满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
后，母亲便偷偷地把剩下的汤圆用两个干
净的碗盛好，急急忙忙往左邻右居家赶。
我们眼巴巴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口水不
断往下咽，也只能强忍着。

最少的时候，她曾经捏过八十六个汤
圆。那还是生产队的时候，家里就父母两
人挣工分，分到的粮食也不多，孩子多，糊

口都有些勉强。做汤圆的糯米那更是少
之又少。但母亲很图吉利，不管怎么样，
都要弄上汤圆，于是靠着全年一粒一点节
省下来的糯米，磨出两个拳头大小糯米
粉。家里的汤圆往往要计算好个数，要不
然不够分，我们几个小孩会哭闹。母亲算
好家里七口人，每个人十个，一共是七十
个。母亲精心计算，把那两团小小的米团
捏成汤圆，慢慢的，好不容易才捏成这些
小小的汤圆。如果捏大了就不够数。捏
好的汤圆放到锅里一煮，稀稀拉拉地浮在
上面。我们迫不及待地舀起来，津津有味
地吃。尽管少，但还是感到温馨。吃到一
半的时候，母亲突然想起什么，拿出碗，舀
上锅里剩下的十六个汤圆，分成两碗，急
急忙忙往邻居家赶。

母亲为人和善与邻里相处和睦。一有
点什么好吃的东西，只要不是很少，就省出
一点往邻居家送。我们后来慢慢理解了善
良的母亲。

大家都喜欢吃母亲做的汤圆。母亲
做的汤圆很讲究，精心磨好糯米制成，很
有粘性，又不腻，柔软可口。汤水用的是
一般都用甘蔗熬出来的红糖，甘甜清香。
大家乐滋滋地看着雪白的糯米汤圆。在

热气腾腾的锅中慢慢浮出水面，腆着个圆
鼓鼓的肚皮，随着水的滚动一上一下，还
飘着淡淡的香味，让人馋延欲滴。捞上
来，轻轻咬上一口，细腻滑润，被熔化的汤
圆顿时溢满嘴巴，甜到心头。更快乐的是
很多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全
家人温馨无比。在春节盛上碗汤圆，吃了
求个吉兆：一家人和和美美，平平安安；特
别是出门人在外顺顺利利，归家有期，来
年大家继续团团圆圆。母亲说我们团团
圆圆了，也该和邻居团圆，送去几颗汤圆，
不多给他们小孩乐乐，大家一起团团圆
圆，那才是真正的团圆。

现在汤圆可以做很多个了：糯米买
了一大袋，捏好的汤圆满满一箩，煮到锅
里挤挤挨挨，尽情舀着吃，不用担心汤圆
不够分。大人小孩都能快快乐乐地吃个
够。母亲也老了，还是颤巍巍地往左邻
右居送去一两碗。里面的汤圆也不止十
六个了。有时候母亲还热情地邀请他们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邻居也不时请我们
过去分享一些特别的东西。邻里之间像
是一家人。

这十六个汤圆，圆了家里人，也圆了街
坊的邻里，大家融融恰恰地生活着。

汤 圆
■莫景春

知道“压岁钱”三个字的意
思时，我已经六七岁了，刚懂得
一角钱的用处和一分钱的份量，
会把一块糖的钱攒起来，攒到能
买一个演草本时，然后拿着它到
书店里去左顾右盼一番。

有一年，母亲领我去她的一
位好友家，女主人是位很和蔼的
阿姨，因为是新年，阿姨就给我
五角钱当压岁钱，母亲好像觉得
她也应该给，就又每人给了我们
几毛钱，算是补的压岁钱，从此
这规矩延续了下来。有了压岁
钱，我就不用向母亲要那几角钱
买杂用，而是把压岁钱存起来，
细水长流地用来买纸笔。

通常这时除夕已过，初一刚
刚来临，窗外阳光明媚，家里家
外一派祥和，全家人早早起床，
大人小孩换上新装，看着面带微
笑的父母，一种美好的预示出现
了，这就是马上就有一份压岁
钱，仿佛那些钱，从母亲那亲切
的笑容里走出，即将钻进每个孩
子的怀抱。

那时候，我家住在公社机关
大院里，爷爷奶奶在外地，家里
的长辈只有父母亲，所以拜年的
方式简单些。我曾见过农村家
庭的孩子拜年的情景。有一次
去同学家拜年，见她家堂屋里安
了张八仙桌，桌面和桌子周围已
扫除一新，椅子上还搭了两块带
背的坐垫，等老人们在太师椅上
坐好，一家人在地上站齐全，拜
年的仪式开始了。

事先教好的吉祥话说完，一
个个头叩过去，老人们才从怀里
掏出备好的压岁钱，根据孩子年
龄的大小，有的三毛，有的两毛，
收到压岁钱的孩子在房间里高
兴地跳跃。等家里拜完年，还要
到前后左右邻居家、本族亲戚家
拜年，家里有些积蓄的人家，还
要给近亲晚辈压岁钱，所以大年
初一的孩子，都愿意逢人磕头，
特别是见了长辈们。

压岁钱是每个孩子都向往
的事，时间离年还很远，压岁钱
就成了大人与孩子交谈的话
题。父母们在这时往往要约法
三章，比如要求孩子们配合大人
做家务，年底成绩要考好等等。

故而年假前的半个月，孩子们的
表现都不错。不过大人说时是
一脸的严肃，说过之后就忘了，
大年初一的压岁钱还是平等对
待，不分厚薄。只是热爱劳动的
孩子值得表扬，考不好的孩子得
用劳动去弥补，这样的教育，不
乏父母的智慧。

就是由于生活窘困，拿不出
压岁钱的家庭，父母也不会让孩
子失望，他们总会想法子给孩子
们一个惊喜，一份童年快乐的记
忆。比如我的同学三妮家，父母
就从不给压岁钱，只给孩子买上
一串“花喜团”，五分钱一串，用
一根棍挑着，挂在每个人的床头
上，“花喜团”——它的寓意就十
分深远。

“花喜团”是用炒好的糯米
做成的，用炒热的糖黏在一起捏
成团，染上红花绿叶，间隔穿成
串，悬在高处，又能吃，又好玩。
汪曾祺曾在《炒米和焦屑》中写
过这物件，他说他们家乡称这种
吃食叫“炒米糖”，加热加糖后发
黏，一块块切成长方形。也有搓
成圆球的，叫“欢喜团”。“欢”和

“花”的音相近，或许是方言口音
的误差。

小时候盼过年，除压岁钱，
作为一年到尾的奖励，父母还给
我们买小人书，买女孩子喜欢的
头花，像纱一样的布，染成五颜
六色，经过剪裁加工出来的绢
花。进了腊月门，集市上卖绢花
的到处是。有人把一块布挂在
沿集的墙上，再把各种绢花插在
布上，就像一张彩色的挂毯，五
颜六色，春意盎然，煞是好看。

那时的年集上有年画，纸
花，绢花，有年糕，有糖葫芦，有
烟花爆竹，唯一没有看见有人卖
鲜花，一切鲜活的东西，都用手
工艺品替代了。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一路成
长，不知撒下多少阳光欢笑，而如
今的孩子们，尽管收到的压岁钱
百元千元，但是与我们的童年相
比，似乎并不比那时更加欣喜。

早上醒来，在那熟悉的桌角
上，一摞厚厚的红包中，新岁的
祝福依然殷切，毫无二致，倒是
多了些虚荣和攀比。

压岁钱
■若荷

一大家老小在兴致勃勃
地享受着丰盛的年饭，年迈的
母亲悉悉索索地摸出一堆旧
物，其中最为打眼的是已泛黄
的粮本。小一辈不知是何物，
母亲摩挲着它，讲起了我们姐
弟仨和父母这两代人所熬过
的艰苦岁月，当年凭本购粮物
的情景仿佛又在眼前重现。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
于物质短缺，城镇居民的生活
必需品凭计划供应。虽然父亲
是国家干部，母亲在中学教书，
经济上比一般人家稍宽松，但
这并不意味着定额上有特殊。

我清楚地记得每个大人每
月的粮食定额为二十七斤，小
孩子的是十二斤，隔几年拿着
户口本核定后再作调整。那时
我和弟弟已是“小大人”，正是
长身体的时候，胃口特别好，家
里的口粮定额好像不够用。于
是，父亲总是找机会，偷偷地在
集市买些高价大米和面粉。后
来，母亲又找到一个好出路，与
父亲山村老家的亲戚走动起
来，让他们不定期地送些自产
的新米和杂粮，还有“挤”出来
的菜油和花生油，我们再用节
省的布票、肥皂票、火柴票等，
有时是现金表示感谢。这样一
来，我家粮本上的定额有些结
余，母亲就找门路兑换成“金
贵”的全国粮票，还周济熟识家
大口阔的邻居。譬如，左边隔
壁的二婶家有六个孩子，其中
四个男孩子很能吃，而与我们
年龄相仿的刚子和柱子，彼此
是好伙伴，有时在我家疯玩，捱
到饭点。母亲懂这些小家伙的
意思，也不戳穿，多摆两双筷
子，让他们放开肚皮吃。最后
弄得这两小子不跟二婶亲，亲
热地叫我妈为“干妈”。

每月米厂开仓放粮是小县

城的一大盛事。为数不多的居
民区粮油店前人头攒动，人们
推着小车，挎着篮子、提着空袋
子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排起
了长队。排在前面的或许能
买到新米，刚到的豆油或筒子
面，后面的则可能是糙米或菜
油，或存放很久的面粉。场面
既壮观又杂乱，有时还要调派
民警维持秩序。那会男女老
少揣着命根子——粮本，伸长
脖子向前张望，祈祷自家能摊
上好运气。营业员个个都铁
面无私，丝毫没有通融余地，
发完货，在粮本上作记录盖
章，即使偶有结余也不流转到
次月。普通百姓再艰难，借钱
也要把定额用完，然后在场外

“小黑市”里，或向亲朋好友
“赠送”定额；或原价转让。穷
帮穷，一起度难关。

有一年春节前，上级特别
开恩，凭粮本额外向每户居民
提供数斤花生油、糍粑、上等面
粉、鲜鱼和鲜肉或排骨，这时粮
本具有最高“含金量”，老百姓
真切地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

就是从那年起，国家开始
搞活经济，物质供应逐渐丰盛
起来，家庭主妇们再也不为过
春节发愁。当国家宣布弃用粮
本等票证后，母亲刚开始还不
相信，疑虑犹存，直到拿着钱，从
容地逛集市，按需按量购买各
种生活必需品时，她老人家这
才把没用完的票证珍藏起来。

已是耄耋老者的父母和我
们这一代人感受到那粮本沉甸
甸的分量，泛黄的页面记录着
岁月的沧桑和不易。抚今追
昔，我们教育下一辈人要更加
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撸起袖
子大干实干巧干，用自己的努
力和拼搏，砥砺前行，去实现富
国强民的伟大的中国梦。

母亲过年话粮本
■刘卫

贴春联

平平展展铺开来

端端正正贴上去

上联饱含祝福

下联储满希冀

红红火火是底色

欢欢喜喜是主题

看一眼，满眼春色

读一遍，口舌生香

吉祥，驻足于每一家门庭

安康，洋溢在每一条村巷

乡村，在火红春联的簇拥下

开门纳福，喜迎新春

挂灯笼

红红的灯笼挂起来

喜庆的气氛浓起来

圆圆的灯笼挂起来

远方的亲人回家来

亮亮的灯笼挂起来

火红的日子跑着来

春节即景（组诗）
■卢兆盛

一场滂沱大雨“噼啪”而下，一扫春日
细雨蒙蒙的暧昧。天渐渐放开。睡梦中
惊醒的我急忙起床，拉开窗帘，一股清新
扑鼻的湿味沁入我的心脾，像是灌了一壶
清凉的饮料。张大嘴巴，深深地呼吸几
口，顿时一股清凉直气通畅全身，头脑特
别清醒。

窗外，几棵妖艳的桃树，被这场突如
其来的暴雨打得七零八落。粉红的桃花
散满一地，像是谁把大地染了一遍。香气
也在空中慢慢消散，只有几缕淡淡的清
香，若有若无。叽叽喳喳的小鸟忙于捉
虫，修补窝去了；原先嘤嘤嗡嗡吵个不停
的蜂蝶也因为花儿的飘零慢慢远去。院
子空落落的，春天把热闹的东西都带走
了，留下无限孤寂清凉。

我望着远处的山峰，想看看春天到底
是往哪儿跑去了。远处的山脚下，“哒哒”
的小金牛在急促地奔跑，划起一阵阵白色
的水花。正是农忙时节，春节刚刚过去，俗
话说“人勤春来早”，谁都趁着这美好时光
把一年的计划盘算好，以免进入秋收时候，
该种的没种，别人果实累累，丰收在望。自
己却颗粒无收，来年自己便喝西北风。

春天已经躲到了勤劳的人们怀里，随
着人们不停忙碌的手悄悄溜进了那可爱
的庄稼，还有那已经变得暖暖的泥土。春
天要到那里去催促那些还在冬眠的动物，
赶紧醒来，享受生命的快乐。春天并没有
走远，只是变作一棵棵嫩绿的小草，变成
一簇簇茂盛的树叶。

楼下的犁铧在轻轻挪动。它已经沉
睡了一个秋冬，浑身锈迹斑斑，仿佛一个
苍老的人儿。父亲慢慢把它从悬挂的墙
上取下，像是在照顾自己宝贝儿女一样，
找出一件破旧的衣服，使劲地擦着。这把
跟随父亲多年的犁铧，喂饱了我们多少张

嗷嗷待哺的嘴巴。这个时候，它也要跟着
父亲急急忙忙追寻即将逝去的春天。

隔壁的堂弟在收拾衣物，打成结实的
包裹。他要赶往广东打工了，由于家乡地
处穷乡僻壤，七分石头三分土，单凭那几
分薄田，填饱肚子都有些问题，老乡多是
跑到邻近的广东打工，以填补家用。家里
的农活就全交给父母，任由他们处理。

看到堂弟忙忙碌碌的样子，我想到家
乡那小城狭小的火车站人山人海，每个人
都拖着大大小小的包。候车室早已排起
长长的队伍，一直拉到室外的空地上，还
临时搭起帐篷。每每列车长鸣进站，都引
起人群的骚动。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前拥，
上车就不用说了。车门挤不进的，便缩着
身子从窗口爬进去。人踩着人的肩膀。
那种艰难让人目不忍睹。

习惯了，堂弟说，那就是农民工，现在
正是开工时候，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因
为春节刚过，各地的农民工都回家去了，
很多厂都闹工荒。这时候去找工，不但容
易找，而且容易找到好工作，就如春天给
他们带来的希望一样。于是他们便趁着
早春时节，告别父母妻儿，匆匆往广东赶，
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好干，让家人过得更
加幸福。

面对这忙忙碌碌的的一切，我突然感
觉自己有些过于敏感多情：看到几朵桃花
匆匆落地，便忍不住伤感起来。教室里那
朗朗的书声，像是春天的召唤，唤醒了我
沉迷在春归的敏感灵魂。学生就是一朵
朵在春天开放的花朵。用知识一点一点
地浇灌他们，滋养他们的灵魂，健康他们
的身体，让他们在秋天时候果实累累。这
就是我追逐春天的最好礼物。

于是，我匆匆忙忙赶下楼，拿起课本
作业，追赶春天去了。

追逐春天
■韦秀琴

三十晚上的兔子
■霍寿喜

元旦之后，我看出朋友大李比较烦
恼——这段时间的两次聚会，向来不喝
酒的大李，都喝得醉醺醺的。

到底大李为啥事烦恼呢？这不，春
节之前快过年，我主动邀请大李到茶楼
喝茶聊天，这才弄明白摆谈中知道了大
李的烦恼之源——是为单位“评先”的
事。

去年，大李所在单位评上了省级文
明单位，而大李这一年正好抽到单位的
文明办，具体从事创建工作。大李感觉
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工作非常努力，也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年度单位先进
个人的评选中，他依然名落孙山。要知
道，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二十多年了，上一
次评上“先进”，还是十年前的事……

“往年嘛，我工作一般，评不上也就
算了，但今年，谁的业绩比我好？”“轮也
该轮到我了！”“我看到同事都有些不顺
眼……”大李一口气吐出许多牢骚，我则
耐心地听着，还不时地点头，微笑。

不过，在确定大李发完牢骚后，我漫
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还有多少天过年？”

大李稍作思考后作答：“还有十来天
就要过年了。”

我“噢”了一声后，对大李说：“对你
而言，单位这个‘先进’好比三十晚上打
了只兔子，有它是过年，没它也是过
年。这年月物质生活很丰富，三十晚上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没有兔肉并不妨
碍过年。”

大李小声附和了一句：“我还不爱吃
兔肉哩。”把我也逗笑了。

笑过之后，我又详细分析：“你供职
的是一家事业单位，你本人早就拥有中
级职称，因而工资福利待遇基本上不吃
亏；从家庭方面，老婆贤慧，孩子争气（去

年考上了一所985大学），双方老人身体
健康，去年你家还买了120平方的新房，
这些都很令人羡慕（当然，也令人眼红
——这显然不利于你评先），你现在快活
还来不及哩，犯得着为没评上‘先进’烦
恼吗？”

说完烦恼的“没必要性”，我又开始
列举烦恼情绪的危害性：“先进既已评
出，结果不会因为你的烦恼而改变。如
果你在单位经常愁眉苦脸、牢骚满腹，肯
定与领导、同事搞不好关系，也会让欣赏
你的领导和同事产生负面印象，下次评
先可能就更没有机会了。如果你在单位
经常愁眉苦脸、牢骚满腹，肯定与领导、
同事搞不好关系，也会让欣赏你的领导
和同事产生负面印象，下次评先可能就
更没有机会了。

见大李的脸上露出点微笑了，我突
然也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我开始“扫
尾战”了：“人这一辈子想追求的东西太
多，只可惜精力和时间有限。以我为例，
近二十年来，为了写作，我放弃了冲击高
级职称的机会，也悄然退出一些热门岗
位的竞选——有所得，必有所失。所以，
我建议你新的一年要把精力多放在冲击
高级职称上，果断放弃那些诸如‘先进’
之类的小荣誉！”

大李突然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英雄
所见略同呀，我已有两篇论文在核心期
刊发表，外语考试也已通过，新的一年，
有把握评上高级工程师！”我大声叫好，
并提前祝贺！大李这个时候倒理智了：

“万一明年到这个时还没弄上高工，我一
定会把这个高级职称比作‘三十晚上的
兔子’，一定不会再自寻烦恼强了。”

呵呵，我竟然把大李明年可能出现
的烦恼都提前扫除了……

雪 花雪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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